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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信（稿费30元）来电：一女孩
的钱包丢了，里面有一部 3000 多元的
手机，巡防队员牵线，手机物归原主。

前天7点40分许，一位老人在经八
路黄河路口遛狗时捡到了一个钱包，里
面有97元现金，一张银行卡，还有一部
黑色手机，但手机打不开。老人随后将
钱包交给经八路巡防队员。

巡防队员给手机充电后拨打通讯
录里存有“大姐”的手机号，却无人接
听。重拨后，接电话的女孩说了句“谁
啊”便挂断电话。

正纳闷，手机响了，对方传来一个
女孩声音：“手机是我的……”9 点 20
分，女孩园园来到经八路巡防队监控中
心。她说在附近吃饭时，手机不见了。

这部手机是她 3 个月前花了约
3000元买的，她回到宿舍，同事小唐说
了句：“你神经病呀，正睡觉，给我打电
话干啥？”

原来，巡防队员给小唐打电话时，小
唐误认为园园恶作剧，没听便挂了电话。

园园说：“谢谢你们，谢谢那位老先
生，都没抱希望，没想到手机响了。”

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文 周甬/图

5 月 4 日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对
此，赵永强心里充满了疑惑。

昨日下午，记者看到，滑县公安交警大
队出具的一份编号为“滑公交认字〔2013〕
第20130504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
还原了事发时的那一幕。

“等待警方公布真相的这些天，彻夜睡
不着，实在想不明白都是乡邻，为啥出手会
这么狠？”赵永强说，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写
着，肇事司机李某21岁，“他是李堤村的，尽
管我们家和他们不熟悉，但两个村子离得
很近，才五六百米远啊。”

赵永强说，警方告诉他，李某当时属于
酒后驾驶。“事后我了解到，他驾驶的黑色迈

腾轿车是借的，在肇事逃逸后，和自己岳父、
父亲商量后重返现场，用一辆现代轿车把孩
子拉上抛进30多公里外的长垣县黄河里，而
肇事的迈腾则开到长垣县去修理了。”

“我了解到，儿子当时伤得并不太重，
没有严重内伤，只是小腿骨折、昏迷，如果
及时抢救，儿子还有救！”赵永强说，“仨人
为啥这么残忍？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出了交
通事故后害怕担责任，怕花钱，心里存在侥
幸，以为不会找到自己头上，他们想错了。”

据初步了解，肇事司机李某膝下已育有
一子，妻子目前尚有孕在身。“你也有孩子，
也是当爹的，为啥就不能设身处地地想一
想，非得将别人的孩子淹死然后赶尽杀绝？”

尸检结果确定

滑县12岁少年
是被扔进黄河淹死的
肇事者年仅21岁，酒后驾驶
他的妻子有孕在身

《滑县12岁少年离奇失踪》新闻追踪

吃饭时手机丢了，都没抱希望时

有人用手机
给同事打来电话……

拿到尸检鉴定书
孩子家人哭昏过去

“拿到孩子的尸检鉴定书后，全家人都哭成
了泪人。”尽管一个星期过去了，但是直到昨日，
赵志洋的父亲赵永强在和记者交流时，仍然难
掩悲伤情绪。

5月 28日上午，他们接到滑县公安局的通
知去拿儿子赵志洋的尸检报告，“一直怀疑儿子
在被人抛进黄河之前并没有死，没想到结果果
真如此，心里就更难受了”。

在滑县公安局出具的这份“滑公（刑）鉴通字
〔2013〕2032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上显示，赵志
洋的死亡原因是“被机动车辆撞击后溺水死亡”。

“这样的事实对我们很残酷，心里像针扎的一
样，谁都接受不了！”赵永强声音沙哑地说，妻子韩
素霞号啕大哭，一度昏倒过去，“打了几天镇静剂
才好一点。”

志洋的爷爷、奶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哭晕
过去并住进了医院。“爹妈都快70岁的人了，平
常很疼爱孙子，这一次又病倒了！”

“村子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乡亲们都
是闻所未闻，议论纷纷，每个人都被气得够
呛。”昨日下午，高平镇三教堂村村民范先
生说，作为一个村里的乡亲，他们也非常愤
慨，“只能祝愿孩子一路走好，希望天堂里
没有车来车往……”

一些好心村民还规劝志洋的父母赵永
强和韩素霞出去走一走，暂时离开这个“伤
心地”，对此他们夫妻俩同意了。“在家里到
处都是儿子的踪影，想起来就禁不住偷偷

掉泪。”
赵永强的QQ签名有一句话：“所谓的

爱恨，在时间的等待中显得那么脆弱，忘记
过去也许明天会更好。”可是，他能忘记吗？

昨日，他带着妻子和女儿踏上了山西
榆林的火车继续去煤矿打零工，让他欣慰
的是，“警方已经以故意杀人罪对涉案的 3
人报请检察院批捕了，接下来会走司法程
序，我正等着为死去的儿子讨还一个公
道。”

乡亲们愤慨之余规劝 孩子父母暂时离开“伤心地”

昨天上午，棉纺西路某商场门前，一
只有三层楼高的大黄鸭吸引了不少人的
目光。最近，大黄鸭在香港出尽风头，全
国各地也出现了不少山寨的大黄鸭，郑
州这个是个充气的“旱鸭子”，是一家儿
童商场开业的宣传广告。

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5 月 13 日，本报 A07 版报道了
滑县高平镇三教堂村 12 岁少年赵
志洋深夜在村口玩耍时被撞飞，肇
事者不但没有进行施救，反而重返
现场将他装入编织袋中残忍地抛
进黄河的事件。

昨日，记者了解到，滑县警方的
尸检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孩子为溺
水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 21
岁的李某和父亲、岳父上演了这出
令人震惊和痛心的“黄河抛尸”惨
剧。 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图片由范先生、赵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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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有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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